
 

 

「亞非成長走廊」與海上絲路之競合及商機 

摘要 

2017 年 9 月日本首相安倍訪問新德里，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領袖會談，

並發表「面向自由、開放和繁榮的印度洋太平洋」聯合聲明，強調將共

推動亞非地區成長的產業走廊和產業網絡，即所謂「亞非成長走廊」願

景計畫，此舉係抗衡中國主導的海上絲路倡議。由於我國新南向政策範

圍也與它們有很大重疊之處，加上政府也表達加入自由、開放和繁榮的

印度洋太平洋合作戰略之意願，因此面對日印「亞非成長走廊」和中國

海上絲路的競合關係，可能出現的挑戰與商機，如何審慎選擇站在最有

利的位置，尋求可利用的突破點，進而從中攫取機遇，應是不容延緩之

事。因此建議：(1)在台日產業互補基礎合作，再與印度軟體實力共建三

方策略聯盟；(2)選擇較不敏感領域如中小企業、電子商務、公共工程、

綠能、農業科技及醫療衛生、人文交流、能力建構等軟性項目，優先進

行合作。 

 

一、印度-太平洋區域發展新格局 

2017 年 9 月日本首相安倍訪問新德里，與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

舉行領袖會談之後，雙方在題為「面向自由、開放和繁榮的印度洋太平洋」聯合

聲明中，曾策略性地把印度的「向東行動〈Act East〉政策」與日本的「自由開

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簡稱「印太戰略」〉結合起來，雙方並將努力建立一個

包含非洲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各方利益相關者，共同致力推動亞非地區成長的產

業走廊和產業網絡，此即所謂的「亞非成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 

AAGC)願景計畫。 

同年 11 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越南參加亞太經濟合作(APEC)

企業領袖會議時，也提出一個以公平和互惠原則為基礎的新夥伴關係，並共同強

化所有印度-太平洋國家之間的友誼和商業紐帶，一起推動繁榮與安全，這是川

普要建立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願景。［註1］顯然，美國此舉已直接背

書日印兩國推動的「印太戰略」及其「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劃。 

由於「印太戰略」及其「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的範圍，都是從東亞、東

南亞到環印度洋、最後通向非洲地區，在相當部分範圍與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



 

 

之海上絲路重疊，加上沿線國家有些還是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

稱亞投行〉之創始會員國，因此外界普遍認為連結印度洋和太平洋、亞非兩洲的

「印太戰略」及其「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劃，與海上之路之間存在著競合關係。 

目前「印太戰略」尚停留在模糊概念階段，並未形塑出具體面貌，且偏向於

軍事和安全合作，本文擬暫不予討論。但「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劃已提出綱要

內容，與海上絲路的發展方向相類似，且浮現出印度-太平洋區域的新發展格局，

加上蔡英文總統力推的新南向政策之範圍也與它們有很大重疊之處，台灣理應未

雨綢繆，審慎選擇站在最有利的位置，尋求可利用的突破點，才能從中攫取機遇。

也因此，本文將只聚焦日印兩國與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區域的發展戰略之競合關

係及新商機。 

二、「亞非成長走廊」登場及戰略方向 

2017 年五月中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中國北京舉辦過後幾天，

非洲發展銀行(AfDB)高峰會即在莫迪的故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舉行，當時莫

迪在會場公開散發「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文件。同年 9 月安倍訪問印度，與

莫迪舉行領袖會談，雙方在題為「面向自由、開放和繁榮的印度洋太平洋」聯合

聲明中，就策略性地把印度的「向東行動政策」與日本已推動多年的「自由開放

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結合起來，雙方並確認將致力推動「亞非成長走廊」願景

計畫。 

日印兩國推動「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劃，已經運作一段時日。負責撰寫願

景計畫的是跨國智庫，包括印度的新德里發展中國家研究與信息系統研究所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日本的

發展中經濟研究所-日本貿易振興公社(IDE-JETRO)，以及印尼的雅加達東協暨東

亞經濟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而為讓整個願景計畫更具有代表性，還邀請非洲國家的機構和個人代表參與磋商

會議。［註2］從中不難理解，將來印尼甚至東協也將在推動「亞非成長走廊」過

程扮演一定角色。 

(一)「亞非成長走廊」的核心內容 

目前已公開的「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長達 30 頁，雖並非全部內容，卻

已揭露核心計畫的一些雛形。日本和印度除將致力推動建構亞非區域成長的產業

走廊和產業網絡，同時也寄望通過在日本-印度政策協議和非洲開發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以及在印度-非

洲論壇高峰會(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IAFS)的特定優先措施，進一步在非

洲地區推動共同合作和協作。［註3］ 

「亞非成長走廊」的總體目標，是要通過探索古老的海路，創造新的海洋走

廊，將非洲、印度、東南亞、大洋洲和東亞的經濟整合起來，最後建立一個「自

由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該計畫有四大支柱，包括優先關注發展與合作專

案、建設優質的基礎設施和制度性聯結、強化能力和技能，以及以人為核心的夥

伴關係等。［註4］而在實際運作上，日印兩國將聯合打造一系列強大的、以海洋

為基礎的經濟大三角，從而跨區域地鏈接各城市群和生產樞紐，使印度-太平洋

區域成為世界未來的經濟成長中心。［註5］ 

日印兩國還將聯合推動「自由海洋」和「基礎設施夥伴關係」等計畫，並將

其擴大到非洲國家。未來還會確定非洲一些優選國家和項目。［註6］在第一階段，

將依據印度洋沿岸國家的重要性、雙邊夥伴關係等因素，把非洲東岸的衣索比亞、

索馬里亞、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塞席爾、科摩羅等島嶼國家等 7 個國家列

為優先地位。在第二階段，則以非洲西岸的象牙海岸、迦納、甘比亞等 3 個國家

為緊密接觸之重點對象。 

(二)「亞非成長走廊」的戰略規劃 

迄今「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的全部內容仍未對外公佈，但已初歩安排日

本將在未來 3 年內提供 30 億美元、印度在未來 5 年內提供 10 億美元，與各夥

伴國共同興建基礎設施、發展製造業、提升能力建設和人力資源、加強醫療衛生、

開展人文交流等系列項目，其戰略方向是建立一條從非洲西岸到非洲東岸，再經

西印度洋諸島國，最後延伸到印度的經濟走廊。［註7］ 

為此，日本外務省已擴編 2018 年度政府開發援助〈ODA〉預算，規模將比

2017 年增加 10%以上，其中大部分將用於「印太戰略」及其「亞非成長走廊」

願景計畫，以及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等相關政策。此外，亞洲開發銀行〈ADB〉、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和日本基礎設施相關計劃等，也都會扮演提供資金角

色。［註8］ 

很清晰地，非洲將是「亞非成長走廊」主要的經略對象。因為非洲人口約 11

億，土地面積約 3‚000 萬平方公里，礦產資源相當豐富，享有「世界資源」美

譽，無疑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前鋒區域，近年來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都



 

 

在 7%到 10%左右。但目前中國在非洲耕耘盤根錯節，是非洲各國發展援助資金

的一大來源，也是當地最大的基礎設施融資方，中國企業幾乎占據非洲國際 EPC

〈設計、採購、施工總承包〉市場規模近 50%。［註9］ 

尤其是，中國的海上絲路建設早已直通非洲，中非雙方正積極在實施「十大

合作計畫」，涉及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金融、綠色發展、貿易和投

資便利化、減貧惠民、公共衛生、人文、和平與安全等十個領域。［註10］日印兩

國的戰略企圖相當明顯，將藉由「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更緊密攜手「走向

非洲」，強化在非洲的角色作用，並與中國展開影響力競爭。 

三、「亞非成長走廊」與海上絲路之競合關係 

「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劃本是日印兩國在相同價值觀和外交安全戰略目標

下的合作項目，旨在以此抵銷中國在印太兩洋、亞非兩洲的區域影響力，並打造

成海上絲路的替代方案。近幾年日印兩國都試圖針對中國主導的海上絲路建設的

一些互聯互通項目中存在的缺陷大加渲染，為的就是給予亞非地區國家一些可供

選擇的替代方案。［註11］ 

不過，亞非地區一些屬於海上絲路沿線的國家，有的已參加亞投行，本來就

可分享海上絲路建設發展的紅利，尤其「亞非成長走廊」的合作發展方向和項目

規模，顯然無法與規模巨大的海上絲路相提並論，因此有識之士呼籲：若是真心

誠意要幫助非洲發展經濟，日印兩國完全可以加入海上絲路朋友圈，大家共商、

共建、共享。［註12］ 

(一)「亞非成長走廊」與海上絲路之競合 

從政經戰略角度看，日印兩國推動「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的背後企圖，

很明顯的是希望把印度的人力資源發展和能力建設，與日本將提供亞非地區高品

質基礎建設之目的相結合。但非常明顯地，此舉也間接表明日印兩國沒有興趣參

與由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路〉倡議。［註13］ 

其實，印度依靠著大量移民非洲的印度後裔，很早就在當地進行戰略投資，

前幾年其投資額還一度超過中國。而日本對前進非洲也很感興趣，希望在當地發

揮較大影響力，安倍承諾將投資非洲 2000 億美元，更使得「亞非成長走廊」與

中國的海上絲路形成較勁局面。［註14］進一步來看，日印兩國的戰略意涵相當深

沉，亦即要在印度-太平洋區域形成一個足以制約中國影響力的「印度-日本弧」

〈India-Japan Arch〉。［註15］ 



 

 

特別是當中國與巴基斯坦合建的中巴經濟走廊通過了印巴兩國有爭議的領

土，繼而與馬爾地夫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並在東非吉布地建設的民生用途

港口可能被轉用於軍事用途，以及在南亞斯里蘭卡推進港口建設開發，更被形容

為企圖包圍印度的「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一部分。所以日

印兩國在「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下，將先行合作建設可倫坡港，也準備在從

南海至印度洋的沿線島嶼加強雷達建設和海灣設備建設，就是為有效牽制中國根

據海上絲路發展，以及確保通往非洲的海上通道之海洋戰略。［註16］ 

(二)「亞非成長走廊」與海上絲路有合作機會 

中國為避免海上絲路與「亞非成長走廊」形成戰略對抗，也考慮到中印兩國

都是「金磚五國」〈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 BRICS〉的成員，所以積極

遊說印度和南非兩國可以考慮在 BRICS 平台把海上絲路和「亞非成長走廊」整

合起來，這似乎也是通往非洲市場的一種選項。［註17］不過，這樣的安排極可能

把戰略競爭對手日本的角色給沖淡，同時印度對非洲的影響力也將被稀釋，最後

能否成局仍有待觀察。 

最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12 月 4 日，在東京召開的一場匯集日中兩國企

業高階主管的會議上，安倍曾公開表示「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下，可

以與中國合作」，並強調「印太戰略」與海上絲路並非對立的想法。［註18］接著，

日本政府進一歩匯總了以「在第三國的日中民間經濟合作」為方針，將考慮在節

能環保、提升產業水平、物流等三大領域積極推進中日企業的合作。［註19］由此

觀之，未來「亞非成長走廊」與海上絲路朝著合作方向進行，應該是可以預料的

事。 

近來外界還出現不少正面聲音，認為「亞非成長走廊」和海上絲路有互為補

充、甚至整合的機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印度項目主任

坦維•馬丹〈Tanvi Madan〉即表示，日印兩國的「自由走廊」〈即「亞非成長走

廊」〉相對中國的「一帶一路」，也應該是相互補充，獲益的是所有的亞非開發中

國家，因為大家可以有不只一種的合作選擇。［註20］ 

四、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日印兩國在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目標之下，一直企圖藉由推動「印太戰略」

及其「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與中國主導的海上絲路相抗衡，又要與非洲國家

合作建立多元領域連結，與中國爭奪在當地的影響力。在加上美國川普政府的聲



 

 

援，氣數不可謂之不壯。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則是，迄今「印太戰略」空有口號，

而「亞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仍處於萌芽時期，相形之下，很明顯的已遠落後於

中國正在推動的海上絲路建設。但因為日本擁有龐大的金融資源，印度擁有豐沛

的人力資源，雙方優勢互補，似乎也可打出對中國而言是「危險的競爭對手」之

氣勢。［註21］ 

不過，隨著 2018 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週年，過去安倍對中國的強

硬政策似有轉圜，已開始推進中日兩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第三國的合作，

此一新的趨勢發展，相對地也提供了台灣在「亞非成長走廊」和海上絲路競合關

係中的新機遇。因此，本研究提供之建議： 

(一)藉由台日既有產業合作基礎，再與印度共建三方策略聯盟 

由於台日政經關係緊密，以及蔡英文政府已宣稱希望加入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區域合作，所以將來台日雙方可在既有產業互補的基礎上，以台灣的消費性電子

產品和零組件、通信設備代工，日本的 ICT 高端關鍵性材料、設備和零組件生產，

與印度的軟體實力建構台日印三方策略聯盟，並攜手前進非洲，屆時將可在印度

-太平兩洋、亞非兩洲區域開創市場新局。 

(二)以較不敏感領域作為優先合作項目 

當然，最妥當之道則應是，在既有的新南向政策架構下，選擇性地銜接「亞

非成長走廊」願景計畫和海上絲路建設較不敏感的領域，諸如參與經濟合作〈中

小企業、電子商務、公共工程、綠能、農業科技等〉，以及醫療衛生、人文交流、

能力建構等軟性合作項目，同時也可通過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管道參與，

如此既能善盡國際社會道義，也能提升台灣在亞非開發中國家世界的積極形象，

以及為國內企業找到新的市場出路。 

 

註1 「呼之欲出的美亞太戰略〈二〉：制勝方略？」美國之音〈VO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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